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殊途同归一一为彭雪开新书作序

商伟凡

(作者系中昌地，名研究所研究员，现任中国地名学会副会长〉

受托于一拉出自湖南铁县的学友而提笔作}芋，不由得想起另一

位出自湖事湘潭的伟人说过"革命战争是民众的事，常常不是先学

好了再干，而是干起来再学习，干就是学习。"我想，昔吕的革命战争

是这样，今天的地名研究也是这样。以我 30 多年的地名工作生涯，

深感埠名研究是一个多么奇特的学术领域。在这里，凡孚无人是科

班出身，自然也说不出自己的导师是谁，只有诸多观点不一、久无定

论的疑难问题摆在面前。在这条看不克尽头的崎岖道路上，无论专

业的还是业余的，涌现了一批像我一样半路出家、边干边学且乐此不

疲的地名学友，彭雪开就是其中出道较晚却成就斐然的一位。

初识彭雪开，是在去年 7 月中旬一一我和同事应邀来到湖南攸

县，参细设计未来"县攻市"后的市名。晚餐时，在对面就坐的是一位

比我富于沧桑感的长者，被当地人称为"彭教援"乃"本省地名专

家"，我则只能是礼貌地点头致意，对包括攸县乃其故乡的一切全然

不知c 槌后，他主动来到我的住室叙谈。开篇的客套过后，活题很块

转人各自从事地名研究的经历与钵会，商这些正是我的兴趣所在。

初次会面深谈，虽说算不上"酒逢知己干杯少"两人却也谈兴盎然、

其乐融融。我这才弄明白，别看他头发花白，脸上被岁月多刻了些皱

纹，其实仅仅比我年长一岁。

然而，老彭大半生的阅历丰富实属罕觅，工、农、商、学、兵、

党、政、教都干过，比我还多两样，其中的甘苦葱、必尝了个够。若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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两人的共同点，一是"文革"后各自考上大学，都在历史印记最深的

"七七级"从此改变本不乐观的人生命运;二是秉性耿直，不愿握波

逐流、圆滑处世，也不屑在世信篝弈中徒耗精力，于是或迟或早选择

退出，在别有酒天的地名研究中找到乐趣与归宿。 论学术研究的路

径，商人有别:地名研究，在我是本职工作，研究侧重子地名常见业

务，如理论、规范、项目:在他是专业爱好，研究锦重于边名本身，如

来历、沿革、文化。

说起来，老彭琢磨地名的兴趣由来已久，最初萌发于JL时生活的

铺僻山村，从自己的出生地"黄沙桥"、居住地"新虎塘"开始。只是

当时长辈妇对这些地名的自来往往说不出所以然，他找到一位老私

塾先生才弄明白一些。高中毕业后从军，离开了按县以至湖南，用他

的话说是"天南地北转了一大噩"大学毕业后在睡陵市从政，分管思

想、文教领域，涉足城镇、乡村和出山水水，还曾出访 E本、俄罗斯。

不知不觉间，他在广阔天地认知的地名之多远非家乡山村可比，本科

的历史与政治专业成为从事地名研究的坚实基础，擅长的散文写作

也为地名情结的深化"推波助澜"。

当年的一本《湖南省睡睦县地名录)，令初次接触地名工具书的

老彭欣喜不己，他得以深入了解自己工作区域的地名全程。 20 多年

后，他赠我一部自己最近编著的《抹溯古今地名摞流考释) ，自称"两

年来，我钻进故纸堆里，打捞历史地名的碎芹，上r求索，有时为了

一句话、一个史实，竟要考证半天;有时整日元一字，苦吟冥想而已，

个中甘苦，自我知之。"因有与他相似的经历与体会，我对他的这段倾

诉感同身受。与一般地名工具书相比，他的独到之处在于对每个地

名逐"字"考究，而不以一般按"词"阐释地名来历为满足，其付出的

辛苦叠加可想而知。

"羊年" (2015 年〉某日，我信手翻开该书第 107 页，恰好写的是

与"羊"有关的故县"石羊塘镇"。在此，老彭首先按常规开宗明义，

综述该地名来历为"以塘中有石，状如羊头商得名"。随之，分解构

成这一地名的"石""羊""塘"三字，其中列举"羊"的古籍出处有:

试读结束，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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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说文>>: "羊，祥也。"(孟子·梁惠王(上n: "何可废之，以羊易

之。"(诗·召南·羔羊>>: "羔羊之皮，素丝五究。"毛传"小曰羔，

大日羊。"若问:如此"自找苦吃"的意义何在?我以为，文宇个体是

地名的基础"构件

与错就取决于"字"的考证程度9

老彭的新作《湖翻地名纪事>> ，洋洋洒洒 200 余万字，视野从古己

熟悉的黯东扩展到全省 569 个乡镇，倾一己之力阐释其地理、历史、

民俗、风景、特产、传说、方言等诸多方面。同时，又在一般撞律中

震现特殊现象，例如:在汉族的民风、民俗考证中，重点关注其特殊

分支一一客家人;在汉族的一般风俗中，较多地关注其始桓祭祀、生

产生活及岁时扎仪;对与其他地域不同的有关生、老、病、亡的辰t俗，

也给予格外关注。与众不同的是，他以自己相对深岸的文学素养与

一贯的散文叙事笔触，令这一大部头地名专著摆膜传统的程式化与

雷同化，寓丰富的地名文化于一篇篇生动、各异的"游记"当中。

以书中的茶陵县江口乡"蕉坪村"为例:元末明拐，何姓人家自广

东梅县迂此，在山窝里种植芭蕉，故名"蕉坪"。如今，这里依旧满白

山峦，峡谷总有溪流傍以山路，寒冬井水尚温"凡十户人家，散居在

七沟八冲里"。接受访谈的 90 多岁老人罗元芳，当过十JL年村支书，

曾是周围几十里闻名的猎手。国封山育林市禁器时，他率先上交猎

枪等措猎器具。问及当时感受"罗老耸了凡下长长的灰白眉毛，两

只黑豆假的眸子，假乎转动了几下，松树皮的瘦脸上，有点无奈的'请

影。他说当时心里确实挺矛盾的，打了一辈子猪，猎人就与猪满、猪

栓洛于一体了。但自己也觉得，由林破坏厉害，猎物越来越少。"这些

年的政策好，山民吃穿不愁，靠山货土产有些零花钱。"出里植被恢

复了，野兽也多了。"

一个个村落、人物和故事，涉及本省 12 令市、判， 67 个县、市、

区的 900 多个地名，被老彭在 10 年间有程两万余公里"走"个遍{)这

个"湖高徐霞客"的地名考察，不分季节，不顾天气，不考虑节假日，

其足迹留在深山野谷、丘同平原、村寨集镇、古迹胜景，甚至荒村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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址c"有时渴了喝一点自带的凉茶，饿了蜻点烤饼或埋头，走累了小

歇一阵，又肉目的地迸发。每吕早出晚归，风雨无理。回到旅店、宾

语或者乡村农家的第一件事，就是找当撞J，5主、门卫、司机、服务员、

打工者、村民、离退休职工，帮我规划第二天考察的行程，然后才吃

晚饭，整理资料，记笔记。晚上 11 点左右，才能休息、二'

"欲穷千里吕，更上一层楼"。在以后的接触中，我特意强调老彭

对地名用字的重视程度，反复阐述自己的观点， ep: 在地名的三种表

现形式"字形、字音、字义"中，国际标准化重在"宇影"统→，居家标

准化兼顾"字音"规范，而"字义"蕴含历史文化乃是地名的核心与灵

魂。我国地名研究的弱点、难点与亮点，就在于那些历史悠久、仅见

于某地并几近专用的汉字，如湖南"梆"炜、"睡"搓、 1陆"型"和曾用

名"霸"县，以及代表地名性质、用途的特有通居名〈如韶山冲的

"冲" ) ，还有一些因缺少对应关系而不便折合普通话的地名读音c 我

等做学间的好时光不多了，应把研究重点转至地名领域的"巅峰"。

他很是赞同，并随即付诸行动。

"晓辉浴头千山暗，斜阳古搜宿鸟鸣。心随我意逢地转，岁月如

歌看古今" (彭诗《途中偶见抖。老彭又说"凡是专心一门学间的

人，要有长期坐冷板凳的心理准备。"我作为过来人，深知地名研究的

珉辛，因而对一切自愿投身"苦海"且矢志不渝的再道之人充满敬意。

这些年，他己经取得不小的成就，相信他不会在花甲之年就此止步。

吕后，人们依然会看到:湖据大地乃至更为广阔的出水之间，这位当

代徐霞客虽然逐渐步震蹒跚，但还在不停地行走，不停地思索，不停

地书写薪的华章. . . 

2015 年 4 Jj 17 日于北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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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的地名研究之路

原先，我的学术研究方向是网络思想教育。从研究网络思想教

育到研究地名，完全是两个不同的领域。有人向我，为什么放弃前者

市选择后者，这是一种割爱，不得己而为之。

20 世纪 70 年代初，我和用总参三部二是自学的有利条件，广泛

涉猎文、史、哲等各类知识;是处〈团)理论学习小组成员。 1977 年夏

从部队回乡，年底硝好赶上"文革"期间( 1966-1976 )中断 10 年的高

考。当年 12 月考人湖南蹄莲大学政史系(当时为湖南师范学院政史

系，半年后分设为政教系、历史系，越一年政教系又改称政治系) .学

的是政史专业，主攻方向是哲学。大学毕业后，在攸县师范教书. 2 

年后润入中共株洲市委宣传部，从事理论工作。不久又读入睡陵市

工作。由于有了这些经历，进入高校后，我就选择两络思想教育，作

为专业，进行研究。九年下来，有不少收获。

但当我进一步转换视角，深入探讨时，发现学术研究的平台、资

源、信息、交流等，都会遇到一些瓶颈。当时，一些基础性理论问题，

我想找几个同行交流一下，亦有些难。虽说有电子网络这一技术平

台，但看到的是探讨性的论文。没有同类研究人员思想火花的碰撞，

往往难出新意。学术原缸性就势必减弱了。这是我放弃这一领域研

究的客观原因。

2∞6 年以后，我转入地名研究领域，从两个方向进行地名研究。

从地名学术研究层面，我主要围绕撰写历史地名论文、申报课题、出

殷专著等，晨开我的研究工作;从地名文化价值阁释层面，我主要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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绕发表、撰写地名历史文化文章及专著等，来展开我的研究工作 O

我在拙著《株洲古今地名掠流考释》序言中说:地名历史文化的

研究，也不是突发奇想。有些事情虽事发偶然，但另有原委深匾。我

出生在攸县西乡→个偏远的小也村，在闭塞贫困中度过了少年时期。

从小我喜欢读书，有较强的求知欲，但贫困的乡村，不能满足我这

些，使我幼弱的心灵，产生了不少稀奇古怪的想法。那时，我想学音

乐、学绘画，没有人指点，后来只好放弃。 1963 年下学期，我离家到

15 里路外的大同附中读高小，寄宿在校。我记得第一次放暑假回来，

填学籍表格时，我对我的出生地"黄沙桥"、居住地"新虎塘

政村名感兴趣了，间长辈，他们都说不出个所以然。后找到一个老私

塾先生，他才给了我一些解释。想不到这些极普通的村名，还藏着鲜

为人知的贡史和故事。

高中毕业后，我当兵了，随着部队，天南地北转了一大圈，当我

的部队驻在上海市江湾、高桥一带(今浦东新区)时，我又才这方面的兴

趣也日益增加了。 1976 年初春，我骑着自行车，还专门到摧江〈苏炜

河)沿岸及吴据口，进仔这方面的考察。在海南师莲大学学习期间，

对地名的兴趣也不曾减少。丽真正引起我对地名研究的兴趣，是在

睡陵工作期间。

那时我主管意识影态及科、教、文、卫、体、政法等方西工作，利

用公差的机会，跑了不少名也大) 1[ ，下乡又接触的是山山水水。那

时，有人糟我一本内部资料《湖南省整陵县地名录> ，我如获至宝。自

内外，我有机会就跑，理来就将有点游趣的东西，写成散文发表，这

应是地名文化在我心中发酵后的另一种表现。 1991 年我率睡陵民间

书画艺术团，访问友好城市日本国瑞浪市。 1992 年又随中国外宣代

表团访问俄罗斯。之后，我陆续写了 90 多篇游记发表，出了第一本

散文集《日俄纪程》。这恐怕与我，夺中的地名情结有很大关系。

从地方转到学校工作后，学习生活条件更好些，到了高校工作，

为了自身专业的发展和工作需要，我选择了陪络思想教育研究领域，

钻进去了，有收获了，也就有兴趣了。是志向第一，兴趣第二。南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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名方雷的研究，我是兴趣第一，志向第二c 进人"历史地名"研究领域

后，现在应该是志趣并举了。我这一辈子，恐娼就在这一领域耕

耘了 O

《湖湖地名纪事》第 1 卷、第 2 卷、第 3 卷、第 4 卷即将由中南大

学出版社出般。地名历史文化方面的文章、专著，接近 260 万字了。

量多并非屡好的标志，但我一直在做这方面的人文价佳的阐释，我是

尽力的。正像一个不计得失的农夫，旱出晚后，在大撞上挥洒汗水，

我相信一份辛苦，终有一分收获。

10 年来，我陆续在湖部大地上行走，先后考察了 12 个市、州， 67

个县、市、区， 900 余个乡镇村地名。行程多少，没算过，大约 2 万公

里吧。湘东的罗霄山踪，湘西的雪峰出脉，湖北的武陵tlJ睬，湖南的

五岭山踪(小部分)，据中的衡山山踪，以及衡~B盆地、邵F日盆地、洞

远溺平原，都留下了我的足迹。

我不分季节、寒暑、节最日，深入到村寨集镇、高山大ÚI令、深山

野谷、王冈平原、寺院庙宇、古迹胜景，甚至荒村废址等地，进行地

名考察。有时渴了喝一点自带的凉茶，饿了晴点烤饼或攫头，走累了

小敏一阵，又向自的地迸发c 每日旱出晚归，风雨无阻。回到旅店、

宾馆或者乡村农家的第一件事，就是找当地店主、门卫、司机、摄务

员、 n工者、村民、离追休职工，帮我规划第二天考察的行程，然后

才吃晚饭，整理资料，记笔记。晚上 11 点之前，一定体怠。年复一

年，焉知春夏秩冬，四季寒暑?时间从擂缝间悄悄地溜走，西我竟浑

然不知，想起来真叫人感叹。我曾在《途中偶觅》诗中写到"晓辉浴

头千山稽，斜阳吉渡宿鸟鸣。心随我意逢地转，岁月如歌看古今。"算

是录下了我形同劳燕似的身影。

有崩友问我， {湖海地名纪事》是不是一本学术专著，我说不是。

它是一本写地名历史文化的书。但它与我的县级政区地名源流考释

的学术研究，有着同等的价值，是我研究地名必不可少的部分。甚至

在某种程度上，我更看重些。

在这本著作中，亦有些地名勇史摞流及文化史源的考证与探索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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篇幅比较少，这是属于学术研究的范畴。丽在这本著作中，却大量、涉

及到县级乡镇地名，以及其他历史地名的地名起源、地名生成、地名

承载、地名演变、地名命名、地名标准、主监名功用等专业领域:也涉及

到地名历史文化中的地名实体、地名词语、地名内福、地名类型等核

心概念，是→个庞大的专业体系，我没有时间、潜力去一一做专门系

统研究。在以上这些绝大部分专业领域，我只是-个时代的记录员

而已。

然雨，在乡镇地名历史文化方面，我是有所为，有所不为的。我

特别注重地形地貌、历史事件、历史人物、民间能人、畏 i司工艺、民

族迂链(主要是汉民族)、民风畏搭、古迹风景、典故逸事、宗教信

仰、地方特产、地域方言等等方面的考述隔释。在处理以上这些内容

时，又出较专注它所蕴含的人文价值取向。总之，本书是关注乡镇村

地名历史文化方面的书，实际上是探索乡镇村地名人文价值取向

的书O

在《湖阔地名纪事》这本著作中，除了对乡镇村地名生成及地名

承载，做了一般性考述阁释外，更多的是对如下几个方面，散了重点

考述阐释。

第一，地形地貌的考述阐释。

我不是学地理学的，在这方面，我没有专业优势。 但我根据地理

方面的基础知识及实地考察的情况，以山系地名为维度，将她们分为

平冈、低冈、小冈、中冈、高冈，小岭、中d岭、高岭，小山、中山、大

山、高峰等。雨每个层次，都有梧对的海拔高度。比如，我把相对母

于海拔高度 50 -舶来的称为平冈、 80 -120 米的为低冈、 120 - 150 

米的为小冈、 150 -180 米的为中丙、 180 - 200 米的为高冈。小龄、中

岭、高岭，实际上指称的是丘陵地带， 200 -230 米为小岭， 230 - 260 

米为中岭， 260-3∞米为高龄。至于海拔 3∞米以上者，亦依海拔高

度，划分为小山、中山、大山、高峰。

对于水系地名，我一般担他们明确为溪、港、河、水、江、湖、

海、沼泽、湖泊等。我捏溪流又分为小溪、中溪、大溪;把大于溪的称

试读结束，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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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港，大于港的称为江，大于汪的称为水，大于水的称为泻，大于河

的称为潮，大于潮的称为海:潮又分小湖、中湖、大湖。由此类撞。

而沼泽又常与湖了自连在一起C

在具体的考述爵释中，以上这些划分是相对的，谈不上什么科学

依据，只是为了自系、水系地名考述爵释更准确一些，尽量做到概念

明确，这是我应该做到的。...，

在进行出系地名与水系地名的分类及考述爵释过程中，我借助

了前人研究的成果，又有自己的一些思考c 忌、捧上渗透了我的一些

观念、认识、理念等。虽然不觅得正确，有些可能还有错误的撞方，

但它要摆脱人对它的纠撞，很难。至少我是难以做到这一点的。

第二，边域历史事件的考述阐释。

我对历史事实的考证，多重证据是其关键，决不信一家之言。即

使是原始工艺构件，也要像民向工艺人那样，还原构件解构过程，分

辨原始构件的真伪。

历史，说到束是人们在玫变自然、社会、人类自身过程中，发生

过的又没有被人们遗忘的事情:是自然界、人类社会及人类自身的自

然生成过程，宫内在的本厦，不受井部力量的支配;是影响人类个体、

群类、社会、自然发展过程的重大活动、事件的集合体;是在历史时

空中逝去的客观存在。

然而，历史的传承，文本的存在是其必要条件。由此形成了历史

本体的客观性与历史文本的真实性之二重性。这种二重性，往往会

给历史文本造成一些非历史的现象，或人为历史的现象。在中国历

史上，这庇、扭曲、背离、伪造、摒弃的历史事件和历史现象是存在

的(参觅彭雪开著《株洲古今地名源流考释》中南大学出版社，

2013) 0 

地域历史，如县志、地志及其他历史文献，有很重要的价值，但

亦与国史一样，鱼龙混杂，有的甚至难辨真伪。我在《湖湘地名纪事》

中，涉及到地域历史事件时，也要对各地记载的真实性，作史摞方面

的考察。一般来说"有文字、文献方面的记载，即使有原始可信史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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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存在，最好还要有地下出土的文物，加以佐证，我才镇重加以记录

阐述。丽涉及到一些县、乡历史文献，没有记载(多半漏载)的历史事

件，我一般多从京始文字记录及ßß闰文献资科、村史、族谱、家史、

白传、碑刻、当事人、民!可传说、民f谷风情等多个角度，加以考证考

述爵释，绝不{言之子孤证叙述。我尽可能地保持地域历史的客班性、

真实性政重特征;尽可能地用正确的历史观，加以关照考述离释。当

然，由于受诸种因素的影响和自我学识水平的原髓，客观效果不一定

理想，但我尽力去傲。

第三，地域历史人物、民间能人、民闰工艺的考述阐释。

地域历史人物考述阐释，我多依据县志、地志、党史以及各种宫

方编印的文史资料。一般来说，当地历史人物的记载，是经过上下互

动，最后有官方这方面的专家考证认定的，比较准确。但有些不全或

漏记，也是存在的，甚至该重点运载的并没有记载下来。逼到这样的

情况，我考察各种史料、版本，最后弦据我的考证，在原有基础上惨

正。 修正过程中，又有我一些自己的考述见解。

民lì可能人和民间工艺，是我考述阐释的重点对象。对于民间能

人，官方的志书、史料极少记载，这直是地名历史文先中，较为重要

的部分。我每到一个乡键集镇、集市等地域考察，特别关注这一部分

的特殊人群。至于民间工艺，与前者是紧密梧连的。可以毫不夸张

地说，几千年中国发村经济社会，之所以能延续它该廷续的部分，发

展它该发展的部分，与中国农村乡绅阶层及民i可能人有密切的联系。

这两部分人，前者构成了过去乡村社会稳定的基础。他们在

1949 年以前漫长的封建社会中，依即政权机构，成为宫方统治在乡

村的骨干。一方面要维护农村宗法社会的现有结构，树立宗族在乡

村中的宗法权威。在一定程度上，对经济社会的稳定发展，起到官方

不可替代的作用;另一方面，又要依附官方权力，维护农村的统治，

有的甚至成为官方的代言人、管理者、统治者。在某个历史阶段的黑

暗时期，有些人甚至可能成为统治者的帮凶。

而农村民间能人，他的不像大部分乡绅那样，有财势有文化，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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们没有什么政治地位，西其社会地位的最终确立，是凭自己的一技之

长，为当地老百姓的 B常生产、生活服务。乡村各行各业中，吃、穿、

用、住、有、娱等各方面，都离不开这些能工巧匠。这些民间能人与

民间工艺，在 1949 年前的乡村社会是普遍存在的。

新中国成立后，他们在最初时间内，梧当活跃，因政治上经济上

浩除了压迫与剥削，有较高的生产积极性:加上有一门子艺绝活，得

到官方与民间的双重认窍，社会地位比较高。有一定文化与管理能

力的民间室主人，大多都担任了乡村社会各种行业协会的负责人。据

2012 年《攸县志} ( 1871-1949) 记载:这一历史时期，钦县有木工、

水泥匠、石匠、雨伞的手工行业协会。尊鲁班为祖师，曰"鲁班会"

有鲁班庙，有会首蔡象贤、龙现仔等人。另有金属加工行业组织"老

君会"有震革行业组织"孙祖会"有造纸业、印刷业有业组织"蔡栓

会"等。而这些行业协会的会长，都是在同行业中出类拨萃的行家里

手(能人)。新中国成立后，梧当一部分民间能人，成为各有各业的技

术骨干及乡村行业协会的负责人(参见《荼霞县志·工商业联合会}，

中国文史出版社， 1993) 

这些乡村民间能人，在新中望初期，大量存在。据 1995 年《理陵

市志·工离业联合会》记载 1950 年，工商业联合会在乡村设有6 个

分会、 8 个小组，皆有负责人。可惜，由于不容于新的文化观、人才

现，这部分人的事迹，很少被官方志书及史料记载下来。这在湖南省

较为常见。而我在湖湘地名的社会考察活动中，报据我所设定民间

能人、民间工艺的标准，在尊重民间有识之士和民意的基础上，将他

们一一考证，并记录下来。这其中涉及已经去世的民间能人或行将

消失的民民工艺。《湖期地名纪事》第 1 卷、第 2 卷、第 3 卷、

第 4 卷，记载下来的有农人、猎人、海人及其他杰出民间手艺人

等等。

f旦随着当下市场经济及法制社会的完善与发展，以及教育的普

及，尤其是知识、科学技术的进步与创薪，过去乡村的民i可能人、民

间工艺，有的己退出人们的视野了，有的己消失在历史的风尘中，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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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勉强生存仅残嗤币已。因此，这一部分考述揭释，我是尽可能多做

一些，做实一些，让这些~间能人、民间工艺，在历史文本上留下一

鳞半爪的印记，让后人有所追忆反思。这是地名历史文化研究的一

项紧迫任务!

第四，民族迁健、民风民俗的考述阐释。

首先，我关注大量的汉民族的迁徙。中国历史上大的移畏潮，多

发生在春秋战国，魏晋南北朝，宋、辽、金、元，元末明前及明末清韧

时期。这方菌无论是官方或民间，都有大量史载。而我在一些论文

中，以及《株洲古今地名源流考释}{湖东地名文化纪事》等书中，都

有这方面的一些论述、记载。

其次，我更多关注的是某个地域，如乡、镇、县、市的汉民族民

族迁链和史实考察，尤其是关注中国大菇沿海地带，明清时期中原

"客家人"的西迁内地的考述。时其中的动因，有些做了初步的分析。

我尤其关注湘西地区(含柯:化市所辖各县、市，邵阳市所辖部分县、

市)少数畏族的迁徙、消失、融合的问题。对湘东地区〈含剖摇、子

江、桂东、安仁等县)的客家人迁移、居住、生产、生活、交往等方茵

的问题，做了较多篇幅的考述高释。

对湖南现在的少数民族自治州和自治县的民族成分、居住环境、

生产生活、民族风情、民族习俗、历史人物、历史事件，也做了一些

考述阐释。对黯东、桶中、福南、桶西、湘北的一些民族乡镇，尤为

关注。尽可能地将这些历经艰辛迁徙的少数民族，作全方面的多角

度的历史文化审视，使其鲜为人知的部分公布于1ft 0 

在民风员俗的考述阐释中，我更多的关注汉民族中的特殊分支

如"客家人"的民结风情。在汉畏族一般性风俗中，较多关注汉民族

的始祖祭祀、生产生活和岁时礼仪中的风络。对于与到处地域不同

的有关生、老、病、亡的风俗，都适度关注。

海南境内的汉员族，至今人口众多，文化差异较大"十里不同

风，百里不同俗"是其写照。历史上民部节日多，乡村呼之为"四日才八

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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节、元宵、清明、端午、七夕、中元〈敬祖节)、中秋、重阳、冬至等节

庆(参见《攸县志·风俗( 1871-1949)} ，故县地方编篡委员会绵，

2002) 。期东、湘中、黯南、湘西尤其注重中元节，又以湘东、潮中、

湘离为甚。

这些汉民族岁时节庆，过去受"左"的思潮影响，一律加以批判，

斥之为"封、资、修"的文化，这是不对的。改革开放以来，这方面的

民间节庆活动得到恢复。 f亘在模复中，又有些糟梧杂人其中。随着

国家经济建设的发展，市场经济的完善，民主法制的进一步健全，公

民的思想道德文化、科技素质不断提高。在这些民间节庆活动中，增

添一些符合社会公民，又适应社会主义核心份值观要求的新内容、新

形式，是完全必要的。这方面有许多工作要做，迫在眉睫。

第五，古迹风景的考述阐释。

我更多地关注鲜为人知的内容。在 1949 年以前，全E许多县、

市都有"八景"湖南也不锦外。自宋代沈括《梦、溪笔谈·书画》中描

绘"潇掘八景"以来，历代诗文附和，名声远播。据传 2005 年又评出

"新潇福八景"助挂旅薛文化发展。在一些乡镇、县、市的地名考述

部释中，我有所涉及。{亘我把视角更多地投入一些偏远的老、少、

边、穷地区。

湖南湘东的罗霄山脉，翻离的五拎出睬，据西与据中交界的雪峰

山脉，湖中的南岳出脉，带吕西与潮西北的武陵出臆，这些地方幅员辽

阔，大山耸畴，河流密集，动植物资游、丰富，地形强特，古迹风景令

人瞩吕 O 自前我所考寨的 900 余个乡镇村地名中，有些偏远的地方，

保富有大量的原始次森林，人迹罕至。如炎陵县的鄙蜂(海拔 2115

米，自前为湖南之最) (参见《霹县志)，中国社会出版社， 1994) 、挂

东县的八面由、域步的十万古田、隆困县的虎形由大峡谷、洞口县的

茹溪、通道县的三省坡、岳阳和常德的洞庭黯湿地等等，既有丰富的

自然景观又有不同时代和类型的人文景观。

我在《湖漏地名纪事》第 1 卷、第 2 卷、第 3 卷、第 4 卷中，考述

阐释有 40 多处，皆可列入国家、省一级的古迹风景区。可倍受当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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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府的财力及交通、人口、文化和科技水平的限制，没有得到开发。

这些潜在的古迹风景，随着当地经济社会的发展，将会向世人揭开神

秘的匪纱，让人们→躇她的忧美姿容。丽当前关键是各级政府，即使

有限开发也要保护好这些地方的生态环境，免遭人为的于我与破坏。

第六，典故逸事的考述阐释。

除了按当地的文史资料、县志、市志、地志的记载，作适当册i改

和转述外，尽可能地保留原文本的真实(文字记载的准确性与科学性

的统一) ，但我更注重它们人文价值方面的取向。删改的是不合时

宜，不利于人的、社会和谐发展的。有些典故逸事、神话传说，是农

耕社会漫长过程中，沉淀下来的。捂着时代的进步与发展，失去了应

有的价值，有的演变成槽柏，甚至是精神上的垃圾，做适当的雕j改，

有必要。文化不等同于历史。我不主张有人、有事、有物16\录。实际

上也不可能做到。地名历史文化，更当如此。

典故逸事，源于战国时期的《竹书纪年》及《山海经> 0 {竹书纪

年》纪述夏、商、周之事，因记载有弄于后世的经典史籍，故后人多以

"典故逸事"相称。事实上，经今人考证及地下文物考古证实，有些记

载是准确的。如《传书纪年·晋ìr.>中关于晋文侯杀周携王事，是可

靠的O

《山海经》与《禹贡》一样，被视为先秦时期古代地理著作。《中国

地名史话》认为: {山海经》记载地名多达 11∞个，但有的难于稽考，

甚至于荒诞，其价值在《真贡》之下(参见徐北奎、韩光辉著《中国地

名历史上高务印书馆， 2009) 。从《山海经》记载的出 JII 、道里、民

族、物产、药物、祭祀、巫医等，不少学者认为:它保存了不少远古祷

话传逸，苏有不少历史的影子。尤其是《由经》中有些地名运载，与当

今的地理拉置大致相当，如淮河、渭坷、华山等就是如此。《大荒:ft

经》有黄帝战虽尤的记载， {大荒西经>{海内经》中记载了一个黄帝的

谱系，均有较高的史学价值。

《湖湘地名纪事》中涉及到"典故逸事"我在民间接本的"典故"

上，多取考证之道，不轻信传人之言，务求真实性。新中国成立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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